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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夏国建立之前的党项族乐舞

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党项人主要居住在青海

高原河湟地区。“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

为事。”[1]2875 党项人以畜牧和狩猎为生，不知耕

稼，社会组织结构尚处在史前社会向奴隶社会过

渡的阶段。

隋、唐时期，党项族开始与唐王朝形成了朝贡关

系：“是岁，新罗、龟兹、突厥、高丽、百济、党项并遣使

朝贡。”[2]由此得知，青海党项发展很快，唐时，就已经

与其他各国一起与唐王朝建立朝贡关系。不过，这

一时期的党项社会仍然处在原始宗教崇拜阶段，相

信“万物有灵”。据《隋书·党项传》载，那时候的党项

人每三年聚会一次，以牛羊作为祭品祭拜天神。宁

夏贺兰山党项人的歌舞岩画可与史料互为印证。《隋

书·党项传》载党项人喜歌善舞，乐器有：“琵琶、横

吹、击缶为节。”[3]横吹，是类似竹笛的吹奏乐器，即羌

笛。琵琶，是一种类似月琴的乐器。冯文慈认为这

种琵琶：“与今天的阮或月琴相近……今日中国的琵

琶，则是后来另外一种从西域传入的曲项琵琶的基

础上发展形成的。”[4]当今羌族为舞蹈伴奏的月琴，可

能就是古代羌人的乐器遗存。党项羌在古代属胡人

系列，其琵琶指的可能就是当今类似月琴形状的乐

器。再如元稹的《琵琶》：“学语胡儿撼玉铃，甘州破

里最星星。使君自恨常多事，不得工夫夜夜听。”[5]93

元稹在诗中提到的“甘州”即是现在的张掖，也是党

项人喜欢居住的塞上江南之地。元稹还提到“胡儿

撼玉铃”，这种玉铃是不是张掖博物馆收藏的翠绿色

的摇铃呢？这值得进一步研究。元稹提到的“甘州

破”还指唐代宫廷燕乐舞系列中的一种歌舞大曲。

《教坊记》记录了“甘州大曲”。甘州曲是以地名命名

的曲牌名，其下还有《甘州歌》《甘州破》《甘州遍》《八

声甘州》《甘州乐》等小曲，其中的《甘州破》是一种舞

曲。根据唐代歌舞大曲的“序、破、急”结构来分析，

“破”一般指舞蹈进入的曲段。元稹提到的“甘州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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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甘州歌舞曲，也就是甘州舞蹈表演的段落。元

稹在诗中提到的“琵琶”，即胡人琵琶。唐时党项羌

居住在河西甘州，因此党项羌用其类似月琴的琵琶

演奏着本地区的歌舞大曲，其异域情调的甘州乐舞

大曲给唐代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党项人的琵琶在

今日本奈良东大寺有收藏，张掖博物馆存有影印的

琵琶图像。“击缶为节”中的“缶”，是一种陶土鼓，是

古代西北戎人为歌舞伴奏的乐器。党项羌生活在西

部河湟地区，也是古代戎狄活动之地，党项羌喜用

“缶”为歌舞伴奏反映了这一史实。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现存的羌族传统舞蹈“跳莎

朗”来分析党项羌的舞蹈。“跳莎朗”又称作“羌族锅

庄”。有学者考证：“羌族锅庄舞的历史至少有 5000
年。根据考古发掘，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洮河、大夏河

和青海的湟水流域之马家窑文化，乃是我国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陶盆图案中的舞者携手迈

步，‘联臂踏歌’，同朝一个方向起动，与今天藏缅语

族中藏、彝、羌、纳西、普米等族的锅庄舞或左脚舞等

形态最接近。而且有大量史料证明，羌族南迁后，对

这些民族的形成都有直接影响。”[6]由此，可以得知羌

族“跳莎朗”的历史渊源。这是舞蹈与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典型例子。党项羌起源于青海河湟地区，

因此“跳莎朗”可视为古代党项羌舞蹈传播的遗存。

贺兰山是宁夏与内蒙古高原的分界山。贺兰山

上有不少先民刻画的舞蹈岩画，反映了生活在这一

地区的远古游牧民族的文化生活。岩画上艺术种类

繁多，既有马术、杂技，又有单、双、三人舞和集体舞

的造型。“舞者多做‘马步’，或双小臂下扣，或双臂屈

肘上举，或双手叉腰，动作稚拙，形态古朴，与《尚书》

中‘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顿足踏地，连臂歌舞’及

《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

投足以歌八阕’的记载十分吻合，舞者均拖有尾饰，

大部分冠以头饰……”[7]2宁夏也是党项人活动的主

要区域，西夏国的首都就设立在宁夏的“兴庆府”，即

今天的银川市。贺兰山岩画上的舞蹈图像，从舞蹈

动势及舞者的装扮来分析，都与青海出土的两件彩

陶盆上的舞蹈图像相同。因此，或许可以推定为西

夏国建立之前党项羌舞蹈的一个场面，或者可假设

为党项羌早期的舞蹈内容和形式。

南北朝时期，党项族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军事力

量不断增强，常常联合西北地区的吐谷浑等其他民

族，来攻打汉人，直到疆域辽阔、国富民强的唐朝建

立之后，党项羌依附于唐，成为唐朝的属民，党项人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巨变，从游牧生活转向

半牧半耕的生活。生活方式的转变直接影响着党项

羌的乐舞艺术形式。唐代，党项羌曾有过两次大规

模的内迁，一次是迫于吐蕃的压力，一次是“安史之

乱”的影响。党项羌的内迁，促进了与汉族、吐谷浑、

吐蕃、回鹘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党项羌不仅

生产方式从游牧狩猎业转向了绿洲农业，而且在文

化艺术方面，开始全面学习唐朝宫廷礼仪乐舞文化，

也呈现出多元文化的色彩，尤其是呈现较为明显的

中原汉族文化艺术特征。中原王朝的宫廷礼乐文化

对党项人的社会发展影响很大，这种影响直至西夏

国的建立与发展。

此外，西域乐舞对党项羌的乐舞文化也带来了

影响，如河湟地区的胡人乐舞、宁夏及河西地区的胡

人乐舞等。胡腾舞的表演形式与风格可以从唐诗中

感受到，如李端的《胡腾儿》：“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

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

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

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

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5]146胡腾舞源自石国，

也即中亚塔什干地区的舞蹈。该舞传入中国后，再

经西北地区的凉州传入中原。唐代诗人李端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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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腾舞，既可能是凉州人跳的，也可能是经由凉州到

中原的中亚舞者跳的。如若是凉州人跳的胡腾舞，

就不能避开党项人了。张掖博物馆所藏的胡腾舞塑

像，很有可能表现的是党项人的胡腾舞。

二、西夏国乐舞

西夏国在李元昊等帝王的统领下积极向中原学

习，向河西地区和河湟地区其他民族学习，同时还向

由丝绸之路传播文化的印度、犍陀罗及中亚西亚学

习。可以说，西夏国文化是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中形成、发展、壮大的，西夏国的乐舞艺术反映了

这一史实。

(一)西夏党项与中原汉族的乐舞交流

党项李元昊建立西夏国称帝后，便开始全方位

地学习、借鉴和改造中原文化。他模仿汉字的形和

意以及笔画，亲自参与创制出西夏文字。不仅如此，

他还对西夏国建立之前就传入党项羌政治文化生活

中的中原汉族礼仪乐舞文化进行了深度改革。他认

为：“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番俗以忠实为先，战

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8]李元昊对

唐宋宫廷礼乐的缛节繁音是无意采纳的。同时，他

还对朝廷“九拜”的礼仪进行了改革，“裁礼之九拜为

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9]李元昊的改革，既体现

了西夏党项人独立的国家意识，又体现了西夏建国

之初“勤俭节约”的治国方略。简约是其特色，但简

约不是否定，而是视本民族的需要出发为我所用。

因此说，中原汉族的礼仪乐舞以小型样态在西夏国

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传播。

西夏党项羌不仅学习、接受和改革中原汉族礼

仪乐舞，而且还间接学习中原汉族的民间乐舞，如流

传至今的“隋朝秧歌”。隋朝秧歌现今流传在宁夏中

宁鸣沙渡口，这里是古代交通要路，既通长安，又通

西域。便利的交通，使中西乐舞文化汇聚、积淀于此

地，同时惠及此地的各个族群。居住于此地的西夏

党项人免不了受其影响，在西夏国陪都张掖及河西

地区流传有秧歌、剑舞、蜡花、跑旱船、大头和尚戏柳

翠等民间舞，都与唐宋乐舞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

系。活跃于其间的西夏党项人必定接受其影响，传

承其乐舞。尤其西夏国与两宋的关系为历史所公

认，而两宋时期汉族民间乐舞又是历史上发展最好

的时期，西夏党项羌受其影响甚巨。西夏党项人跟

北宋王朝要歌舞伎人，还派人专程来北宋都城购买

乐人幞头及绫罗绸缎，招募倡妇乐人到西夏国来演

出。[7]4宋朝是我国民间乐舞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

西夏党项人与北宋保持着“鱼来雁往”密切关系。北

宋的汴梁万商云集，城市人口众多，出现了剧场，如

勾栏、瓦舍、乐棚、露台等，虽然简陋，却是市民乐舞

娱乐的好去处。海外贸易的发展，都市的繁华，必然

吸引西夏党项人的眼光和脚步。西夏党项人请求北

宋王朝赐送歌舞伎人、购买丝绸都从一个方面反映

了西夏国与北宋王朝交往交流的史实。

(二)西夏党项羌与丝路各族乐舞交往交流

西夏党项立国建都于兴庆府，即今天的宁夏银

川。宁夏，外与内蒙古、甘肃相接，内有黄河和贺兰

山，是一个自然环境较好的地方。因此，自古便有

“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此外，宁夏还是屯田戍边

的战略要地，秦始皇、汉武帝、唐明皇、成吉思汗都曾

到宁夏巡视。宁夏自古有众多民族栖息，如西戎、匈

奴、党项、鲜卑、突厥、回鹘等，其中党项人在宁夏建

立起西夏国。古丝绸之路通往宁夏，党项人建国之

后，便为中西丝路经济文化交流交融发挥了作用。

西夏乐舞也由此带有中原、西域、南亚、中亚的文化

元素，形成自身特色。如《狮子舞》，狮子是由丝绸之

路传来的动物，早在北魏时期就有波斯人给北魏进

贡狮子，《后汉书·顺帝纪》也有“疏勒国献狮子、封

牛”[10]的记载。古代交往交流的形式有很多，其中常

用的是贡献和讨伐。如“西域长史班勇、敦煌太守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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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讨焉耆、尉梨、危须三国，破之，并遣子贡献”[1]254。

羌人活动也频繁，如“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

官，驱略人畜”[1]1264。《后汉书》多处提到了西域各国的

贡献及河西汉人攻打西域的事件，羌人也参与其

中。贡献和攻打交替进行，从客观上讲，也是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形式。因此，西域的狮子

舞自然传承至党项羌乐舞体中。也就是说《西凉乐》

合成于隋唐时代，沉淀于西夏国民族乐舞体系之中，

形成传统，流传至今。

除了各种贡献和讨伐之外，还有丝绸之路各国

商人的往来，也带来了文化交流。如宁夏固原博物

馆珍藏有壶面上西域人跳《胡腾舞》的绿釉小扁壶。

在盐池县唐墓石门上也有《胡腾舞》的雕刻。胡腾舞

铜人像在甘肃张掖博物馆和甘肃河西山丹县博物馆

都有珍藏。胡腾舞者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衣，左腿

站在莲花座上，右腿屈膝前抬，右臂向前平伸，左臂

身旁下垂。这一舞姿成为胡腾舞的典型造型。从宁

夏固原到甘肃张掖都有胡腾舞的塑像，证明沿丝绸

之路传来的中亚各国乐舞对西夏党项人活动地区有

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张掖，是党项人建立西夏国寺的地方，也是古代

河西走廊的重镇之一。张掖因祁连山冰雪融水的滋

润，到处郁郁葱葱，被誉为“塞上江南”。同宁夏银川

一样，张掖也是党项羌安居之地。党项羌在这两个

地方留下了与丝绸之路各族交往交流的印迹。张掖

博物馆展出了一幅唐代李白诗歌《前有樽酒行》中的

“胡姬”仿像，“胡姬”即是指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

等地区的胡人歌舞者，她们以胡乐胡舞侑酒，成为古

丝路酒店驿站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张掖博物馆还藏

有“胡人牵驼砖”，上有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衣、脚

蹬长筒靴、手牵骆驼前行的胡人造型，反映了丝路胡

商奔波贩运物品的情景。既然有胡商，相应就有招

待胡商食寝的酒店。胡人酒店喜以歌舞侑酒，慰劳

丝路商人。胡人乐舞也因此而盛行于河西地区，这

些均给居住于河西地区的党项人以深刻的影响。

西夏党项人居住的河西地区和宁夏固原一带，

不仅有西域、中亚西亚的乐舞遗物，而且还有汉族的

乐舞遗迹，如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金戒指上，

就有汉族舞者双手举花环而舞、乐伎执槌击鼓和击

腰鼓的形象。这说明西夏党项人生活的地区，既有

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乐舞，也有中原汉族乐舞，党项

羌必然受其影响。

(三)西夏国的《霓裳羽衣舞》

在张掖的西夏国寺里藏有唐宫圣乐《霓裳羽衣

舞》的仿像。图像上有一女舞者身披长绸带，旁移左

胯，右小腿后抬，双手胸前合掌。彩图上的舞姿，不

知是后来的画者凭想象而画，还是对唐宫廷《霓裳羽

衣舞》的一种再现？《霓裳羽衣曲》，即《霓裳羽衣舞》，

是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之一。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

诗《霓裳羽衣舞歌》，形象地描述了杨玉环的舞蹈表

演。而我们从张掖的西夏国寺所见到的《霓裳羽衣

舞》彩图来看，与白居易描述的“飘然转旋回雪轻，嫣

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

生”[5]170的舞姿形态完全不同，却与宋词中所描述的

《霓裳羽衣舞》很相像，如宋代词人晁补之《斗百花》：

“看舞霓裳促遍。红飐翠翻，惊鸿乍拂秋岸。”[11]11再

如宋代词人贺铸《翻翠袖》：“绣罗垂，花蜡换。问夜

何其将半。侵舄履，促杯盘。留欢不作难。令随阄，

歌应弹。舞按霓裳前段。翻翠袖，怯春寒。玉阑风

牡丹。”[11]10在宋词中，多见对《霓裳羽衣舞》“翻翠袖”

动态的描写，由此推断，“翻翠袖”可能是宋代《霓裳

羽衣舞》的主题动作之一。除了语汇不同之外，表现

形式也不同：宋代《霓裳羽衣舞》多为集体舞，而唐代

《霓裳羽衣舞》则多为独舞。如曹勋的《玉楼春》：“晚

妆初了明肌雪。春破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

闲，重按霓裳歌遍彻。”[11]12从前文所述来看，宋代《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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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羽衣舞》与《唐代霓裳羽衣舞》既有一脉相承的联

系，又有着各自的特点。与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联

系的西夏党项人在接受宋代宫廷礼仪乐舞的同时，

也接受了宋代宫廷宴乐舞队舞的影响，特别是西凉

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给唐明皇的《婆罗门》曲，就是流

传于河西地区的佛曲。崇信佛教的西夏党项人同时

也崇信佛曲。《婆罗门》曲传入唐朝宫廷，经唐明皇妙

手创新成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新乐舞艺术，因其

美妙而被宋代宫廷直接继承并创新发展，尔后又传

回河西地区。《霓裳羽衣曲》出现在河西地区张掖的

西夏国寺中，便是明证。

西夏国寺又称张掖大佛寺，是我国现存的唯一

完整的西夏建筑，坐落在甘肃张掖的市中心。西夏

党项人在宁夏银川(兴庆)立国建都，在甘肃张掖建造

佛教大寺——西夏国寺，证明张掖地区确如史籍所

载是一个生活相对稳定、战事不多、山水景色宜人的

塞上绿洲宝地。这一地区还存在着1亿多年前的七

彩丹霞地貌，恍如神奇的仙境。宁夏银川(兴庆)则是

军事战略要地和中西商贸交往之地。因此，西夏党

项人以宁夏银川(兴庆)为中心，与西域、中亚西亚和

中原展开交往交流。在河西的张掖建设粮食基地和

牧马基地，同时建造精神文化基地——佛教大寺。

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强力支撑下，西夏党项人

敢于独立于宋朝之外并与契丹族的辽国、女真族的

金国相抗衡，使西夏国先后成为与北宋、辽和南宋、

金三分天下的强势之国。

富庶的物质生活促动着西夏党项人的精神文化

追求。西夏党项人建造的西夏国寺也是皇家寺院，

内藏大量经书、壁画、砖雕和彩绘资料。历史著名的

“永乐佛曲”就收藏在西夏国寺中。不少学者通过研

究“永乐佛曲”，发现张掖地区的乐舞与佛曲关系紧

密。如唐国增说：“周代的乐舞《西戎伎》，战国时期

的乐舞《文康伎》，西魏时的乐舞《安国伎》，两晋南北

朝时期的乐舞《西凉乐》，后来成为宫廷乐舞，张掖乐

舞在全国乐舞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汉唐，出自张

掖的大型乐舞《甘州大曲》日臻完善，自成体系，广为

传唱。”[12]262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宫廷《霓裳羽衣舞》

之曲也与张掖地区的佛曲有关，生活在张掖地区的

西夏党项人的乐舞艺术必然带有该地区的乐舞文化

元素。

(四)西夏国的“凉州”乐舞

西夏国的乐舞，不仅指党项人的乐舞，还包括西

夏各地区各族的乐舞。西夏国乐舞有两个显著特

征：一是西夏国各族之间的乐舞交流交融；二是西夏

国各族与中原地区汉族乐舞的交流交融。西夏国的

凉州，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凉州仅指武威，

而广义的凉州则是指李元昊时期的大凉州，包括整

个河西地区和河湟地区。这些地区的乐舞也一并归

入西夏乐舞系列中。《凉州》《甘州》都是以地名为舞

名的燕乐大曲，其中《凉州》是唐代最早的歌舞大

曲。唐诗中有很多描述“凉州”乐舞的诗句，如王维

的《凉州效外游望》：“野老才三户，边邨少四邻。婆

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

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5]161再如王昌龄《殿前曲

二首》：“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新声一

段高楼月，圣主千秋乐未休。”[5]161这首诗介绍了唐宫

廷梨园乐舞伎人练习凉州舞曲的情况，说明早在唐

时，河西地区的凉州乐舞就已传到中原王朝宫廷里

了。唐诗中还有对凉州地区舞蹈的介绍，如张祜的

《悖孥儿舞》：“春风南内百花时，道唱梁州急遍吹。

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惊笑悖孥儿。”[5]163这种手持金

碗或头顶金碗的舞蹈形式，在今天的蒙古族、维吾尔

族传统民间舞中都可见到。根据唐代诗人描述得

知，凉州地区的舞者早已跳着持碗、顶碗的舞蹈了。

历史上的乐舞就是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中传播的。

古代凉州乐舞几乎传遍天下，如唐代诗人杜牧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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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诗中介绍：“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

人。”[5]163凉州乐舞不仅盛行于唐代，而且流传至宋

代。如宋代文人欧阳修在《减字木兰花》词中描述：

“宛转梁州入破时。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与

细。”[11]18再如晏几道《武陵春》：“曾看飞琼戴满头。

浮动舞梁州。”[11]18凉州乐舞盛行于中原汉族地区，说

明中原汉族喜欢凉州乐舞的异域风情。西夏国党项

人攻占凉州地区，统治凉州近200年，凉州乐舞必然

浸透融入西夏乐舞体系内。或者说，西夏时期的凉

州乐舞必然带有党项人的乐舞元素。

《西凉乐》源自凉州。唐代诗人元稹《西凉伎》

“吾闻昔日西凉州”[5]179，此处所说的“西凉州”，是指

北魏孝明帝时设置的包括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

地区。李元昊统治的河西走廊包括嘉峪关、敦煌、阳

关、武威、张掖、酒泉等地。这一地区的乐舞呈现着

多元九特点，如张掖马蹄寺佛教乐舞、敦煌石窟壁画

乐舞、凉州乐舞等。隋唐时期的《西凉乐》就是在河

西走廊形成的。

河湟地区，指的是黄河与湟水两河之间的三角

地带，位于青海东部，自古有众多民族生存于此地。

河湟地区也是青藏高原与中原衔接的中间地带。古

羌人源起于此地，文物考古资料和文人雅士的诗歌

记录了这一带古羌人的乐舞信息，如在大通县上孙

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和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

县宗日出土的舞蹈彩陶盆。楚国屈原在《九歌》中形

容羌人歌舞的词句：“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

归。”[13]以及《飞燕外传》载：“连臂踏地，歌《赤凤来》

曲。”[14]歌《赤凤来》曲，是有伴舞的，该舞至今流传于

青海西宁地区，如“胭脂马”。胭脂马，即胭脂色的

马，也是河湟地区特有的马种。胭脂马又称作“赤

骥”“赤兔马”，与汉代的“赤凤来”属同一类马种。《青

海百科全书》载：“南北朝时，吐谷浑人驯养出能够伴

随音乐节拍跳舞的马，称为‘舞马’，曾先后作为向南

朝宋、梁及西魏进贡的财物。”[15]“舞马”是河湟地区

的传统舞蹈。西夏党项统辖河湟地区，其舞马必然

隶属西夏党项羌乐舞体系之中。

(五)西夏国佛教乐舞

西夏国佛教乐舞形象主要指位于河西走廊中部

地区张掖的佛教石窟群，也即马蹄寺石窟群，包括金

塔寺、马蹄寺南寺和北寺、千佛洞、观音洞等几个部

分。张掖的马蹄寺石窑群与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

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齐名，均是河西

走廊最早开凿的石窟群。因此，它的价值与以上石

窟等同。河西走廊是最早接受西方佛教文化影响的

地区，因此从河西走廊东传的佛教艺术必然带有河

西的文化元素。

公元 4、5世纪，随着中西丝绸贸易的不断扩大，

西方的佛教图像传入中国。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

的石窟建造开始了，西方的佛教图像也就落脚于

此。河西石窟别具特色，著名的考古专家宿白先生

把河西石窟群称为“凉州模式”，以示与其他石窟的

不同。河西石窟群的不同，在于它是印度佛教艺术

与犍陀罗艺术、西域佛教艺术融为一体的佛教艺术，

同时还带有鲜明的凉州文化特色。张掖马蹄寺开凿

于北凉王沮渠蒙逊时期，所以早期马蹄寺石窟雕像、

壁画中的佛祖形象均带有北凉和白沙瓦地区的犍陀

罗文化元素，即胡人容貌的佛祖形象。马蹄寺石窟

形象具有时代特征，隋唐五代时期的石窟形象多带

有中原文化色彩，反映了河西走廊各民族与中原地

区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文化因交往交流而生

彩，因交融而生辉。隋唐时代的马蹄寺石窟佛像多

呈现文雅端庄的形象，如马蹄寺的千佛洞，反映了河

西地区与中原佛教文化交流的史实。

西夏时期的石窟乐舞佛像多呈现着藏传佛教的

文化色彩，尤其是藏传密宗。西夏曾在张掖设立宣

化府，与吐蕃有交往。如马蹄寺北寺3号甬道右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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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藏传佛教舍利塔，再如始凿于北凉、修复于西夏时

期的金塔寺西窟顶有头戴宝冠、持物飞舞的飞天，则

带有西域人的特征。金塔寺的飞天代表着马蹄寺石

窟群艺术的最高水平，凌空飞舞的彩塑高肉雕飞天

很有立体感，形成了与我国其他地区石窟飞天截然

不同的形象造型。在福建泉州交通博物馆也藏有类

似的悬空木雕飞天造型。张掖马蹄寺的彩塑高肉雕

飞天与福建泉州交通博物馆藏的悬空木雕飞天之间

是一种怎样的传承传播关系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

研究的问题，也许“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交流”可以作

为准确的解答。

在唐、五代之后，河西地区的张掖被吐蕃和回鹘

统治，藏传佛教也由此而流传。西夏时期的党项人

尤其崇信藏传佛教，以建造藏传佛教的佛像来表达

其虔诚。因此，西夏佛教寺院中的佛教乐舞形象多

带有藏传佛教的文化元素，如在“《凉州重修护国寺

感应塔碑》(此碑现藏甘肃省武威文庙)，碑首左右侧

各有一舞伎，体质丰腴、健美，上身裸，戴宝石冠，身

向左右倾，手拿绸带做对称的动作。赤足，舞姿豪放

中又有妩媚，是研究西夏舞蹈极为珍贵的形象资

料”[16]。这里所说西夏舞姿，实际带有鲜明的藏传佛

像的特征，“勾脚屈膝，倾身出胯”是为印证。

西夏王李元昊高度重视佛教，他定佛教为国教，

在河西张掖建西夏国寺，在宁夏贺兰山建造“贺兰山

佛祖院”。佛教乐舞也在这些地区留下了遗迹，如马

蹄寺的南寺塔龛，北寺第3、7、8窟，千佛洞第2、8窟，

以及金塔寺和观音洞均有遗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悬空飞天和在佛龛主尊佛两旁上方的浮雕飞

天。在贺兰山的西夏岩画上也有在佛塔前跳舞的舞

人形象。从这两个地区的舞人和飞天的容貌、服饰、

姿态、动态来看，与汉化佛教乐舞形象不同，均是带

有藏传佛教色彩的西夏人的舞蹈。

此外，西夏佛教乐舞还带有多元的风格特征，如

敦煌莫高窟第 97窟中的西夏飞天、第 164窟中的西

夏舞伎，既有着草原游牧民族剽悍健硕的体态，又有

着中原汉族典雅娴静的神态和印度舞蹈妩媚婀娜的

动态。这种融合多元文化元素于一体的佛教乐舞形

象，反映了西夏党项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史实。

三、西夏党项族后裔乐舞遗存

1025年，成吉思汗怀疑西夏党项人收容了蒙古

仇人，认为西夏党项人背信弃义、勾结外援，在他发

出临终遗言“殄灭无遗”之后，蒙古铁骑大军毁灭性

地痛击西夏国，西夏国从此消失。有学者认为：

“1227年(西夏宝义元年)蒙古军攻破应里(今西夏中

卫)见夏国‘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西夏劳动人民

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饥民相食’的悲惨局

面。但是，党项贵族依然挥霍无度，‘清歌夜宴’，过

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对国家危急置若罔闻，也提不出

任何拯救的办法。统治集团的彻底腐朽，西夏灭亡

已成定局。”[17]537随着西夏国在内外夹击之中消亡，其

历史与文化亦烟消云散，西夏乐舞艺术遂成千古之

谜。所幸的是，当代有一位著名的西夏学者李范文

以其毕生精力研究西夏，他将文物考古与走访调查

结合起来，逐渐使西夏国从迷离的雾罩中清晰起

来。尤其是他对西夏后裔的追踪研究，为后人提供

了很多有关西夏的信息。李范文认为，西夏后裔并

非人们心中想象的被蒙古大军灭亡，部分党项人在

这场屠戮中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并逐渐汉化、藏

化、回化以及进入尼泊尔国。[12]114-115根据李范文先生

提供的研究线索，我们找到了一些西夏后裔的乐舞，

可以此来印证他所说的部分党项人汉化、藏化、蒙

化、回化的情况。

(一)西夏党项族后裔的汉化乐舞

李范文调查：“北京居庸关云台门石壁上的77行
西夏文陀罗尼经，河北保定地区的西夏文碑，河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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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濮阳地区发现一支杨姓西夏后裔，这都说明部分

西夏后裔进入汉族地区并逐渐汉化。”[12]115古代河西

地区与中原地区有多条交通路线，西域乐舞经由这

些交通路线传到中原，如安阳修定寺唐塔上的砖雕

胡舞，再如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瓷扁壶上的

胡人舞蹈图像等，也有不少中原汉族民间舞传到了

河西地区及西域。在河西地区流传的汉族民间舞可

为印证。西夏国灭亡，西夏党项人避难到河南，同时

将党项人的生活习俗及乐舞艺术带到河南也是有可

能的，如河南的高台狮子。舞狮子在河南随处可见，

但是高台狮子却与众不同，它由扮演者在长板凳及

椅子垒起的高台上表演，很惊险，是一种杂技式的表

演。有关表演在唐宋史籍中没有记载，隋唐时期传

入中原的《西凉乐》也不是这种表演形式。那么，这

种高台狮子舞源起于何时何地何人呢，暂因资料匮

乏无从得知，但是根据当地传说“祖上传下来的”分

析，这个“祖上”也许就是从西凉州逃难到河南的西

夏党项人带来的传统狮子舞，或是逃难到河南改称

杨氏之后对西凉州狮子舞的继承与发展。

(二)西夏党项族后裔的藏化乐舞

有学者认为：“西夏亡后党项人的下落有两个主

要的去向：一是根据调查，今四川省西康木雅地区有

‘西吴甲尔布(王)’的传说。据传西夏国灭亡后，一支

以党项人为主的队伍，跋涉千里，在今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的木雅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

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二

是据藏文史籍载，西夏国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

曾经迁到西藏的后藏地区，后来又同藏族融为一

体。”[17]539据这一资料可以得知四川木雅人与西夏党

项人的关系。二者生活习俗相同，都喜欢居住用黑

色石块垒成的房子，由此推测，其歌舞或有相同或相

近之处。木雅人生活的康定地区居住着藏、羌、回、

汉等众多民族。康定地区是川藏交通必经之地，也

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居住在这一带的各个民族都

能歌善舞，“康定情歌”天下闻名，康定的舞蹈“木雅

锅庄”，人人都喜欢跳。“木雅锅庄”是独具风格的传

统乐舞，其独特之处在于既有藏族的舞蹈元素，又有

羌族的舞蹈元素，这可能就是本地区各族居民长期

共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舞蹈。西夏灭，党项人

南下，在康定木雅地区落下脚，并被称为“木雅

人”。“木雅锅庄”也许就是西夏党项后裔在木雅地

区将本民族传统舞蹈与当地藏族舞蹈交融而成的

新型舞蹈。

(三)西夏党项族后裔的蒙化舞蹈

西夏国灭之后，元朝统一了中国。有学者考证：

“元代西夏党项人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地

位。”[17]538由此得知，蒙元统治者对西夏党项人并没有

赶尽杀绝，而是重用有才干的党项人。西夏党项人

不仅参与元朝的政治活动，而且在经济和文化活动

中也继续发挥着作用。西夏党项人的文化艺术也没

有遭到全面排斥，蒙元还是积极吸收异族文化来丰

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如蒙元宫廷乐舞《十六天魔

舞》。可以说，这是一个带有西夏佛教乐舞成分的舞

蹈。明代诗人朱有燉在《元宫词》中记载：“背番莲掌

舞天魔，二八年华赛月娥，本是河西参佛曲，把来宫

苑席前歌。”[18]“本是河西参佛曲”，明确了《十六天魔

舞》曲的来源。唐玄宗将西凉州婆罗门曲改编成《霓

裳羽衣舞》，蒙元王朝将河西佛曲改编成《十六天魔

舞》，可见河西地区佛曲的魅力所在。西夏党项人也

是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张掖的马蹄寺石窟群就是

西夏时期的藏传佛教中心。由此可以假设，蒙元王

朝的《十六天魔舞》，是带有西夏党项文化艺术元素

的藏传佛教乐舞。

(四)西夏党项族后裔夏尔巴人的乐舞

西夏学者李范文认为：西夏亡国后，一部分党项

人逃到了尼泊尔国，尼泊尔夏尔巴人中就有从康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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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到此的西夏先民和西夏灭亡后遁入尼泊尔的西

夏后裔[12]115。由此看来，夏尔巴人与西夏党项人有一

脉相承的关系。夏尔巴人是一个跨境人群，尼泊尔

有夏尔巴人，我国也有夏尔巴人。我国的夏尔巴入

主要聚居在西藏日喀则定结县陈塘地区。日喀则位

于西藏西南部，与尼泊尔接壤，因此西夏党项后裔有

一部分流亡到尼泊尔，还有一部分留居在国内日喀

则。我国的夏尔巴人有自己的歌舞，如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的《陈塘夏尔巴歌舞》。该

舞主要以上身的扭摆和双手臂自然甩动及脚的踮步

动作为主。舞蹈中的各种“踮步”动作构成了夏尔巴

人舞蹈的特点，它与西藏其他地区的踢、撩、踏等动

势不同，成为陈塘夏尔巴人的专有舞蹈动作。这更

加证明了夏尔巴人很可能就是西夏后裔，他们独特

的舞蹈表现可能就是西夏党项人的一种舞蹈遗存。

结语

西夏国的乐舞历史是中华舞蹈史上一段重要的

乐舞历史。首先，是它对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的传承

与传播，对该地区各族乐舞的兼容并包，以及通过与

河西走廊各族和中原地区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活

动，丰富了本民族的乐舞体系，对古代中华民族乐舞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

用。其次，通过研究得知，西夏乐舞文化并没有随着

西夏国的灭亡而消失，而是以顽强的艺术生命力遗

存下来。有一部分乐舞交融于其他民族乐舞中，丰

富了其他民族的乐舞表现形式和语汇，如汉化、蒙

化、藏化了的西夏乐舞。今天，我们可以采用比较学

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甄别。还有一部分乐舞随西夏

人的迁移而继续传承着。追踪西夏后裔的去向，考

察西夏后裔聚居地的传统乐舞，或许可以推知远古

西夏国乐舞的基本风貌。总之，只要西夏后裔尚在，

其乐舞艺术必然有遗存；而有遗存，就有可能揭开西

夏乐舞历史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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